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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在龙潭湖游泳、在东单体育场跑步打

球、在小饭馆吃盖浇饭、在工地上找废铁

铜丝⋯⋯这是肖复兴的童年往事，也是他

在最新出版的少年成长小说 《兄弟俩》 中

讲述的故事。

肖复兴借小说中“徐老师”的手，在

黑 板 上 给 孩 子 们 写 了 一 首 冰 心 的 小 诗 ，

“为了后来的回忆，小心着意地描绘你现

在的图画”。这是他读中学时，在西单旧

书店买到的一本开明书店版的 《繁星·春

水》 中看到的，短短两句，记了 60 年。

童年已经过去很久了，但对童年的描

绘让时光倒退，70 多岁的作家回到那个

胡同里的少年。

中青报·中青网：《兄弟俩》 写的是
你自己的童年。在你记忆中，小时候最快
乐的事情是什么？最不快乐的又是什么？

肖复兴：我 5 岁那一年，生母突然病

逝，父亲回老家，为我们领回一个继母，

这之后很长时间里，我都不快乐。

那时，唯一的姐姐还不到 17 岁，为了

减轻家里的生活负担，远离北京到内蒙古

修铁路。我更觉得孤独无助，甚至绝望。上

小学后，我常在晚上，一个人偷偷地爬到我

家房顶上，望着夜空发呆，想心事。房顶视

野开阔，能看得到北京火车站的钟楼，姐姐

就是从那里坐上火车离开的。

每一次姐姐回内蒙古，如果我和弟弟

没有课，都会去送姐姐。每一次姐姐坐的火

车开走了，我和弟弟都会躲在站台的大圆

柱子后面偷偷地哭。如果由于上课送不成

姐姐，我会偷偷地哭得更伤心。那时候，没

有人知道我坐在房顶上想的心事，也从来

没有人知道那时候是我最不快乐的日子。

这样的日子一直到我读小学四年级。

那一年，我在家对面的邮局里花了 1 角 7
分钱买了一本 《少年文艺》，其中有美国

作家马尔兹写的一篇小说，叫 《马戏团来

到了镇上》。这是我读的第一篇小说，可

以说，是它带我进入文学的领地。两个孩

子渴望看马戏却最终没有看成，这样的故

事在我心中引起了一种莫名的惆怅，一种

夹杂在美好与痛楚之间的忧郁的感觉，让

我知道除了我自己的痛苦之外，还有别的

孩子一样有着说不出的痛苦。

我从此迷恋文学，文学让我快乐，帮

助我修复心里的痛苦，并燃起了我的希望

和想象。童年的快乐还是多于痛苦的，最

快乐的，除了每年见一次姐姐之外，就是

读书了。在 《兄弟俩》 这部小说中，没有

写这些，这样的内容应该是新的小说了。

中青报·中青网：《兄弟俩》 中的故
事有一定的年代感，比如物质贫乏，现在
的孩子还能理解小说中兄弟俩的处境吗？

肖复兴：这是我在写作时必须面对的

问题。小说的书写，有过去时、现在时、未来

时，还有把这三种时态打乱交织一起。帕尼

奥尔的《我父亲的光荣》，写的是他的童年，

属 于 跨 年 代 ；瓦 尔 特·本 雅 明 的《驼 背 少

年》，写 的 也 是 他 的 童 年 ，那 是 1900 年 前

后。但是这些作品，我们现在依然爱读，并

没有因为时间的阻隔而产生隔膜，相反让

我们更加喜爱和珍惜。或许，这就是距离产

生美，产生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吧。而且，

孩子都有好奇心，也许还非常想窥测他们

的父辈、祖辈是怎样度过童年的。

中青报·中青网：现在孩子的童年有
什么缺失吗？

肖复兴：现在的孩子，物质比我小时

候丰富得多了。我小时候，有钱人家的女

孩子，抱着一个眼睛能眨动的布娃娃，就

足以让我瞠目结舌；我们男孩子，只能蹲

在地上、撅着屁股玩弹球，拍洋画。但物

质的丰富、高科技的发展，并不能直接让

人们的精神同步提升。

我儿子在美国工作，今年暑假，他开车

带着他的孩子去佛罗里达。这一年间，孩子

都是在家里上网课，憋得实在够呛，得出去

喘 口 气 。他 们 去 海 边 捡 贝 壳 ，去 了 一 个 星

期。和我视频时，两个孩子兴奋得不得了，

告诉我他们在海里还抓到了海星，向我描

述海水退去时，藏在沙滩里的贝壳和寄居

蟹纷纷露头的壮观场面。我不仅是被他们

的兴奋所感染，也是为这些贝壳所感慨。之

前没想到，这些没有一点科技含量的贝壳，

能够让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孩子的很多快乐，并不是花钱就能买

到的。我们要鼓励孩子到大自然中去读另

一本大书（注意：不是走马观花的旅游），那

里能和孩子的天性密切联系在一起。

中青报·中青网：你小时候喜欢看什
么儿童文学？

肖复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读 《少年

文艺》，四年级读到它时已经是 1957 年。

在这之前的 《少年文艺》 是什么样子，我

特别好奇，便到旧书店找到一些，还是不

全，便又到首都图书馆去借，一直把它们

全部看全。

读中学时，《儿童文学》 创刊，我开

始买它。那时候的儿童文学作家，我特别

喜欢任大霖、萧平、杲向真、刘真、王路

遥和冰心、叶圣陶、郭风，以及外国的罗

大里、盖达尔等人的作品，后来又读到了

蒋风的 《鲁迅论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 理

论著作，买全了每年出版的一本全国儿童

文 学 作 品 选 ， 包 括 一 本 《1919 年 至 1949
年儿童文学作品选》。

那时候的儿童文学虽然没有如今这样

的细分、这样的名目繁多，但是给予我很多

营养，可以说，是儿童文学伴随我长大的。

中青报·中青网：你的不少作品都是
写给孩子看的，也有多篇文章入选教材，
给孩子看的文学，如何处理美好与残酷的
关系？

肖复兴：儿童文学作品，风格题材多

样，但我从小不怎么喜欢读童话，也不喜

欢 科 幻 作 品 ， 反 而 喜 欢 读 现 实 主 义 的 小

说，觉得和自己所认识的现实生活接近。

我 特 别 喜 欢 瓦 尔 特 · 本 雅 明 的 《驼 背 少

年》，写的是 1900 年他 10 岁前后在柏林发

生的事情；帕乌斯托夫斯基的 《一生的故

事》 第一卷，从 1904 年写起，也是他 10
岁左右的故事。他们都没有回避生活的苦

难，其中包括战争和生离死别。

读 中 学 的 时 候 ， 我 特 别 喜 欢 萧 平 的

《三月雪》。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居然还保

存 着 当 年 读 这 本 书 时 记 的 笔 记 ， 记 录 着

《三月雪》 第一节开头：“日记本里夹着一

枝干枯了的、洁白的花。他轻轻拿起那枝

花，凝视着，在他的眼前又浮现出那棵迎

着早春飘散着浓郁的香气的三月雪，蓊郁

的松树，松林里的烈士墓，三月雪下牺牲

的刘云⋯⋯”

《三 月 雪》 写 的 是 战 争 年 代 的 故 事 ，

主角是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清纯可爱，和

庞大而血腥的战争，有意做着鲜明对比。

如果没有战争的残酷和妈妈牺牲的痛苦，

不会有这样大的冲击力，小娟也不会成长

得这样坚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面对

生活挫折、痛苦，能够激励他们健康而坚

强地成长。

我们现在的大人，常常一厢情愿、越

俎代庖地替孩子去化解烦恼、忧愁，乃至

过错。我的儿童文学中对于历史与现实的

苦难残酷的书写，也是远远不够的。缺少

这方面文学作品的直面阅读，对于一个孩

子的成长是不利的。因此，在这本 《兄弟

俩》 中，我没有回避这一方面的书写，我

不希望儿童文学写成甜蜜蜜的棒棒糖。

中青报·中青网：也有观点认为，孩
子可以和大人看一样的书，对此你怎么看？

肖复兴：孩子当然可以和大人看一样

的书。他们对世界充满好奇和旺盛的求知

欲，特别想走进大人的世界，这是可以理

解的，也要给予尊重，不过毕竟年龄摆在

那 里 ， 并 非 所 有 的 书 都 适 合 他 们 小 时 候

看。因此，儿童文学的存在非常有必要。

尤其是从学龄前到小学和初中阶段，儿童

文学对于一个孩子成长所能起到的作用，

往往是成人文学做不到的。

不过，我不希望孩子只读儿童文学，

尤其在如今儿童文学过度“繁荣”、难免

泥沙俱下的情况下，并非都是开卷有益。

因此，挑选一些经过时间筛选、值得信赖

的成人文学作品去读，是十分必要的，这

同时也是锻炼提升孩子阅读能力的必要。

我 一 向 主 张 ， 孩 子 的 阅 读 层 面 需 要

踮 一 踮 脚 尖 、 蹦 一 蹦 高 ， 即 使 有 些 书 读

后 只 是 一 些 似 是 而 非 的 感 觉 ， 甚 至 一 时

没 有 完 全 读 懂 ， 也 没 有 关 系 。 我 小 时 候

读 的 好 多 书 ， 当 时 都 没 有 读 懂 ， 只 留 下

一 些 朦 朦 胧 胧 的 印 象 ， 但 它 们 依 然 留 存

在 我 的 记 忆 里 ， 加 深 了 我 对 文 学 的 认

知，也对我的成长有所帮助。

中 青 报 · 中 青 网 ：作家的年龄在增
长，如何对一代又一代孩子的阅读兴趣保
持敏感？

肖复兴：如何重返童年、重获童心，

是如我这样年纪的人想写好儿童文学必须

要 面 对 的 课 题 。 我 的 做 法 很 简 单 ， 也 很

笨，主要有两点：一是要和孩子有接触，

知道现在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爱所好。我

的 两 个 小 孙 子 10 岁 上 下 ， 正 好 帮 助 了

我。没写这本 《兄弟俩》 之前，我把其中

一些故事先讲给他们听，看看他们对哪些

地方感兴趣，从而进行调整。

二是在写之前，先读一些和我要写的

内容相关的别人的作品。在写 《兄弟俩》

之前，我选择的是重读帕乌斯托夫斯基的

《一生的故事》 第一卷，希望能从中找到

一些细微的感觉和直通的路径。

帕乌斯托夫斯基说过：“只有当我们

成为大人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懂得童年的

全部魅力。在童年一切都是另一个样子。

我们用明亮而春天的目光观察世界，在我

们的心中一切都似乎明亮得多。”童年的

生活必须要经过时间的淘洗，和长大成人

后回眸的重新审视与认知，才有价值有意

义，才有可能写好。

中青报·中青网：接下来有什么写作
计划？

肖复兴：我刚刚写完另一本儿童小说

《春雪之约》。之前写的三部儿童小说——

《红脸儿》《合欢》《兄弟俩》，故事的矛盾

基本发生在孩子之间，大人的出现，只不

过是为了解决这些矛盾。这一次，我想让

故 事 的 纠 葛 和 矛 盾 ， 放 在 孩 子 和 大 人 之

间。小有小的力量，小孩子身上潜能的喷

发，甚至能够帮助大人、战胜大人，让彼

此看到希望。我希望这部新的小说能够比

前三部儿童小说写得有点儿进步。

肖复兴：我不希望把儿童文学
写成甜蜜蜜的棒棒糖

□ 徐 冰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是否想再挑战

一 次 梅 里 雪 山 ？ 我 会 回 答 ‘NO’。 在 今

后的生活中，我将不再拘泥于狭义的登山

本身，而会慢慢地去‘攀登’距峰顶剩下

的那 500 米距离。在遇见下一个由衷想要

去做的事情之前，我要先学着培育心中所

缺乏的、之前被我漠视的那些东西。”

这段话，是日本登山爱好者小林尚礼

挑战梅里雪山失败后的心中所感。记录在

他最近出版的 《梅里雪山：寻找十七位友

人》 这本书中。而这段经历和感受，则跟

上世纪 90 年代日本登山者两次攀登梅里

雪山失利有关。

1996 年 冬 ， 以 日 本 京 都 大 学 山 岳 部

为主的中日联合登山队第二次向梅里雪山

发 起 了 挑 战 。 5 年 前 ， 1991 年 1 月 3 日 ，

当信心满满的登山队第一次挑战时不幸遭

遇 山 难 ， 中 日 队 员 共 有 17 人 被 雪 崩 吞

噬，酿造成了迄今为止梅里雪山最大的山

难。那一年登山，小林尚礼没有参加。但

年轻同伴的消逝，却激起了小林对那座神

山的执念，他要再次挑战梅里雪山。

再 度 挑 战 ， 小 林 尚 礼 志 在 必 得 。 12
月 2 日，小林与队友先行布置路绳，为大

部队冲顶做准备。由于登山绳用完，他们

不得不停下脚步。那时，他们距峰顶已不

足 500 米。“真正的挑战从这里开始。明

天还会再来的。”小林默默地下着决心。

可是由于天气突变，他们第二天没能

冲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天气继续恶化，

没有转好的迹象。经过反复权衡，登山队最

终放弃了计划，第二次挑战再度搁浅。兴冲

冲而来却铩羽而归，心中肯定有无限遗憾。

但小林尚礼的所思所感更为复杂。

此番再度挑战梅里雪山的过程颇为不

顺，登山队遭到了当地村民的抵制，先遣

人员延宕 5 天没能进山。在村民心中，梅

里雪山是他们信仰中的神山，就如同自己

的亲人一般。有谁愿意自己亲人的头顶被

陌生人脚踩呢？

村民还认为，登山行为给村子带来了

祸端。自从几年前的第一次挑战之后，当

地灾害就接连不断。而此次再度挑战的登

山队下山后，原本作为基地使用了一个多

月的房屋竟然被雪崩摧毁，小林和队友惊

悚 地 逃 过 一 劫 。 周 围 的 大 树 全 被 雪 崩 摧

折，看年轮，许多树都在百年以上。也就

是说，这个地方至少近一百年没有发生过

大的雪崩。面对此情此景，任谁恐怕都会

心中忐忑：难道真的有一种神秘的“看不

见的力量”？

此番经历让小林感慨万千，“距峰顶

剩下的那 500 米”仿佛成为一种隐喻。似

乎有一种力量，是他心中缺乏却又不容漠

视 的 ， 但 那 究 竟 是 什 么 ， 当 时 还 模 糊 不

清。于是，“慢慢地去攀登这 500 米”的

心路历程，就在 《梅里雪山：寻找十七位

友人》 中表达出来。

这是一本寻找之书。不仅寻找遇难队

友遗体，让他们与家人团聚，以慰亲人思

念之情。同时也寻找登山、挑战这类行为

的意义，寻找人与自然如何相处，不同文

化 如 何 沟 通 ， 以 及 灵 魂 和 命 运 应 有 的 姿

态。因此本质而言，这也是一本经由寻找

而重新认识自我之书。

“认识你自己”，说来容易做来难。启

蒙运动所开启的人的自我意识觉醒，让人

第一次认识到人之为人，“人是万物之灵

长”。在这样的自信激励之下，人热衷于

探索未知世界，热衷于战天斗地、改造自

然，更借由挑战、征服荒野山川，彰显个

人的勇气和智慧。

可是如许极度的自信和自我认知，毕

竟浅薄、粗糙，自大、膨胀。在人类无节

制地改造、干预之下，大自然面目全非。

虽然至今有人依然自得于人类的伟力，却

终 究 不 免 被 大 自 然 反 击 。 骄 横 自 大 的 恶

果，于今已经人人都在品尝。

人不是万物之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

分。人并不比花鸟鱼虫、飞禽走兽高贵，

相比它们而言，人充其量只不过心眼多一

点而已。

万物是否有灵？如许疑问，依靠人类

目 前 的 头 脑 ， 不 会 论 争 出 个 所 以 然 。 但

是，只要走进苍茫的自然，面对巍峨的雪

山，你就会生发出自己的认知。为了搜寻

队友的遗体，小林尚礼住进了梅里雪山下

当地人的村庄。在与村民“同吃、同住、

同劳动”的日子里，他重新发现了雪山，

发现了与所谓文明世界迥然不同、甚至在

很多人看来完全是“落后”的文化。而更

为重要的是，他重新发现了自己。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却是一段

绝不容易的蜕变。承认自己有限、渺小，

低下高昂的头颅，心怀谦卑与尊重，某种

意 义 上 等 于 重 塑 了 一 个 人 。 而 这 样 的 蜕

变 ， 恐 怕 还 不 仅 是 面 对 “ 神 山 ” 就 能 形

成 。 需 要 走 进 神 山 ， 只 有 在 神 山 的 怀 抱

里，才能听到大地的心跳。小林的几次转

山，让他重新认识梅里雪山、重新认识自

己 ， 所 思 所 想 虽 难 以 言 表 ， 却 在 心 中 清

晰、笃定，他仿佛感觉到了梅里雪山昭示

的那种神秘力量。

而 灵 魂 ， 也 正 是 在 这 个 时 刻 获 得 拯

救。

最终，小林尚礼没有登顶，没有再挑

战梅里雪山。他的双脚，止步于距峰顶剩

下的那 500 米处。

但其实，他已经登完了那最后的 500
米。然而更多的人，依然执念在路上。

最后500米，造就了真正的登山者

□ 王钟的

“贵州是游乐场，你走一会儿周围的

景色就变了，但走很久，直线距离也前进

得 少 得 可 怜 。云 南 是 跑 步 机 ，你 走 了 很

久，确实也前进了很远，但感觉还在同一

个地方。”2018 年 4 月，媒体人杨潇从湖

南长沙出发，以徒步为主，重走了 300 多

名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到

昆明的西迁之路。《重走：在公路、河流和

驿 道 上 寻 找 西 南 联 大》（下文简称《重
走》）正是记录了杨潇这段独特经历。

如今，从长沙到昆明的路程，早已

被便捷的现代交通工具取代。点到点的

飞机自不必言，2016 年 12 月，随着沪

昆 高 铁 全 线 通 车 ， 旅 客 在 长 沙 吃 了 早

饭，还赶得上昆明的中饭。哪怕走高速

公路，也与当年的木炭汽车不可同日而

语。但是，要想真正感受闻一多和查良

铮们——大概是“湘黔滇旅行团”最为

人所知的师生——为抵达昆明经历的曲

折、付出的汗水、收获的体验，办法只

有一个：走吧！

不同于近年来盛行的猎奇式旅行文

学，杨潇以近乎学术规范的标准，引证了

大量史料与访谈。几乎每到一个县城，杨

潇都会与当地的史志办打交道。如果在

听 了 西 南 联 大 师 生 留 下 的 传 奇 故 事 以

后，你希望更进一步，在思想层面接近这

所“最好的大学”，它无疑属于值得选择

的作品。

用现在的视角看，被赋予浪漫主义

情愫的西南联大，其群星璀璨、大师迭出

的伟大成就，似乎有点理所应当。但在当

时的语境里，“西迁”终究是一场仓皇的

逃难——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撤，

到三校师生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直至

抵达昆明以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名

的频繁变动，也足以说明国难当头知识

分子的生存处境。

面临日寇侵入中国内陆的威胁，临

时大学是走是留，不是没有过争执。就生

活而言，南下师生在长沙度过了一段堪

称惬意的时光，“湖南以其丰富物产持续

供应着这座消费享乐气氛浓郁的省城”；

就政治上来说，不管是湖南行政当局，还

是国民政府教育部，似乎都不希望大学

在短期内离开——“总司令不愿让大学

迁来迁去”；而就当时的舆论观感来说，

“ 昆 明 湖 不 在 颐 和 园 ，大 观 楼 哪 如 排 云

殿”，西迁被视为“逃跑主义”。

后来的事实证明西迁是个正确的选

择，尽管长沙直至抗战末期的 1944 年才

沦陷，但几次长沙保卫战和焦土政策已

然让这座古城沦为战争废墟，堪称二战

期间举世罕有的受灾最严重城市之一。

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住所遭遇日军

空袭，航空炸弹在离家只有十几米的地

方爆炸。作为城池营垒，长沙见证了中国

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史，而以发展文教

事业所需的稳定环境看，它显然不再适

宜。校方克服重重压力决定尽快西迁，最

终给战时中国留下一缕文脉。

当时，从长沙到昆明有两条路线：一

条是 1937 年开通的京滇公路（“京”指当

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这也是“湘黔滇

旅行团”选择的路线；另一条则是从长沙

经粤汉铁路到广州，转香港，再乘轮船到

法属越南的海防，再通过滇越铁路北上

昆明，也就是说去昆明还要出一趟国。但

是，因为陆路艰险，且以步行为主，多数

教授、女生和体弱者选择了更曲折的海

路。根据《重走》的分析，安排学生步行到

云南并不全然出于经济考虑，还有“多习

各地风土民情”的理由，在本质上也是为

了缓解迁校带来的舆论压力——“在‘学

术人’与‘政治人’两种身份之间灵活切

换而不失底线”。

尽 管 考 察 沿 路 民 情 只 是 一 个“ 借

由”，但在“湘黔滇旅行团”一路艰苦的旅

途中，确实让师生对中国社会有了更直

观的体会。在闻一多的指导下，学生刘兆

吉完成了《西南采风录》的编写工作，书

中 搜 集 了 途 经 西 南 地 区 的 700 余 首 民

歌，朱自清、黄钰生、闻一多三位教授分

别为该书写了序言。学生向长清完成了

这趟漫长征程后写道：“恐怖的山谷，罂

粟花，苗族的同胞和瘦弱的人们，使我觉

得如同经历了几个国度。”

当然，《重走》一书不仅有历史的钩

沉，更有“今”与“昔”的比较。该书以其非虚

构写作手法，找到“湘黔滇旅行团”与当下

的结合点，也因此在诸多围绕西南联大叙

事的作品中别具一格。如今，网络上流行在

历史照片的所在地重新拍摄一张现在的照

片，但因为沧海桑田的变化，照片并不足以

实现过去与当下的连接，作者以文字之力，

完成了影像记录无法呈现的部分。

比如，通过残存的历史建筑想象当年

风貌，作者杨潇感受到了“用文字重建一座

城池”的趣味。在贵州玉屏，旧时的县署改

成了老气的三星级酒店，当年学生打地铺

的文庙大成殿变成了“数字影院”，中医院

就是以前的关帝庙⋯⋯杨潇的访谈和史料

交织在一起，“再稍稍用一点现象力，那些

被拆毁的老房子就一排排立了起来”。那些

访谈对象的父辈、祖辈，当年也许就是在同

样的地方迎接联大学生，见证那些文化史

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像普通人一样吃饭、喝

酒、睡觉，像普通人一样抱怨旅途的疲劳、

学校安排的不如意。

103 岁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吴大昌是

少数健在的“湘黔滇旅行团”成员，老教

授思路清晰、身体康健，还在近期上映的

电影 《九零后》 中出镜。像每个年轻人一

样，旅行团抵达昆明的第二年，吴大昌也陷

入了对“人生意义”的困惑。《重走》把最后

一段留给这位世纪老人，意味深长又恰到

好处——百岁高龄的吴大昌觉得冯友兰说

的是对的：“人生就是，活着就是活着⋯⋯”

“ 但 是 在 1939 年 ，他 并 不 明 白 这 一 切 ，毕

竟，他才 21 岁，一切才刚刚开始。”

从西南联大的历史看，“湘黔滇旅行

团”只是一段短暂的起点，它的辉煌画卷

会在未来 8 年徐徐展开。不过，从文明的

意义看，“湘黔滇旅行团”无疑是不平凡

的开篇。正如胡适在纪念联大九周年集会

上说的：“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

得 纪 念， 在 世 界 教 育 史 上 也 值 得 纪 念 。”

300 多 名 师 生 ， 先 是 坐 船 ， 随 后 徒 步 ，

1600 公 里 的 旅 程 ， 为 随 后 几 十 年 的 中 国

文化留下了生动的注脚。也为当代高等教

育事业的再出发提供了无尽的启迪。

迢迢千里西

南联大

：

重
走亦是出发

最终，小林尚礼没有登
顶，没有再挑战梅里雪山。他
的双脚，止步于距峰顶剩下
的那500米处。

童年已经过去很久了，
但对童年的描绘让时光倒
退，70多岁的作家回到那个
胡同里的少年。

作家说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封面

肖复兴


